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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王春彦的女儿。我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无端遭到迫害，身为女儿，我的一切都是妈妈给的，在妈妈受难时，我理应站出来营救。这封信中写的是我们一家的真实经历，点点滴滴都是我26年的人生经历。希望您了解后能帮帮我。
              * * * * * * * * * * *

今天是10月26日，我已经70多天没有见到妈妈了。以前在外地上学时，我曾跟妈妈开玩笑说：咱们是现代母女版牛郎与织女，中间隔着400多公里。不知银河有没有这么长？而现在分开我和妈妈的不再是长长的铁轨，而是冰冷的铁窗。我坐在家中眺望着曾和妈妈一起眺望过的风景，想象着她此刻就在我身边，思绪不经意间就被扯回了从前。
我妈妈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俗话说：“小女儿，得人疼。”再加上人漂亮，学习好，妈妈真是被宠到大的。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等从没给她留下阴影。但平顺宠溺的生活也养成了妈妈凡事都要拔尖儿、决不吃亏的傲性子和坏脾气。我觉得妈妈遇到爸爸是她人生最幸运的事，因为爸爸是长子：孝顺、有责任感、脾气好、长得又帅气，还是车间里技术最过硬的工人。他们的婚姻据说在当地也是轰动一时：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1982年我出生了。如果你问我：爸爸和妈妈我更喜欢谁？说实话，在1999年之前，爸爸一直都是我的人生偶像：无论是性格还是人生观，我都和爸爸更像一些。这是因为我是爸爸带大的，妈妈因为神经衰弱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在我上初中时，妈妈被查出心脏有问题。神经衰弱最严重时，妈妈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入睡了，只要听到哪怕一个脚步声也会惊醒。所以妈妈只好一有困意立即睡，之间要求绝对安静。否则一旦你把妈妈吵醒，她就再也不能入睡了。1994年，妈妈开始下海经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繁忙的业务让妈妈身体越来越糟，脾气越来越坏，我和爸爸真像踩着地雷过日子。每个月，家里都要花上千元买补品、药品和治疗仪。和爸爸在一起是唯一让我感到幸福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在放学的午后，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边吃着雪糕，一边用手丈量着爸爸的肩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爸爸聊着天。自行车在夕阳中穿行，我和爸爸的影子也要摇摇曳曳的晃过大街小巷。回到家一定会有可口的饭菜等着我。高中时妈妈的业务更繁忙：不是出差就是有应酬。母女见面的减少，加上我不能理解妈妈的压力，对妈妈的管教越来越反感，我和妈妈的冲突越来越大。但不善言语的我总是和妈妈冷战。儿女是父母心中最大的牵挂。我的不听话不懂事对妈妈的健康状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妈妈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那时妈妈最常说的话就是：“谁能让我好好睡一觉，拿走我的一切都行。”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人给妈妈送来一本《转法轮》。妈妈读了一天后，竟然不用吃安眠药就睡着了。在参加了一次学习班之后，多年的类风性湿关节炎也不药而愈，心脏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不仅如此，妈妈不再对利益斤斤计较，做生意时更多的以诚意和服务质量打动客户。在家里，妈妈也不再将家务当作负担，做饭、洗衣服、打扫，许多从前妈妈碰都不碰的家务她都毫无怨言的做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妈妈肯花大量的时间跟我沟通，给我讲《转法轮》里的道理。从一开始的嗤之以鼻到后来的好奇，我明白了很多我之前所不知道的道理：我明白了做人要以一切为他人着想为准则；凡事要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真正对他人好，人才能生活在一个祥和的氛围中，活的才会快乐。随着妈妈的改变我也试着改变自己，我终于心悦诚服了。我改掉了大小姐脾气，改掉了孤僻的性格，改掉了凡事只考虑自己的自私自利。十几年来，家中终于有了一家人和美的笑声。
然而，随着1999年７月20日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不幸的阴影笼罩了我们这个人人称羡的三口之家。妈妈由于迫害而流离失所，警察每天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凌晨１点就开始砸门。爸爸为保护我高考不受影响，不允许他们到家里来，他们就到爸爸单位去。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晓，除了不能常常见到妈妈，我在爸爸的呵护下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正常上下学，回到家依然会有可口的饭菜。但我却没发现爸爸日渐消瘦的脸颊和越来越少的笑容。高考那几天，我天天都被警察监视着，因为他们认为：孩子高考，母亲一定会到考场外接送。机敏的妈妈躲过监视在万般的困境中给我鼓励。直到此时我依然以为天下太平，依然无忧无虑，甚至在得知考上一所外地大学后兴奋不已的设想大学生活的美好。2001年末，我接到妈妈电话，说爸爸已失踪３天。因为是周末，我到处找导员请假。几小时后我竟接到爸爸在医院抢救的消息。我再也顾不上学校的规定，立即坐上回家的火车。一路惶惶不安，一路凄风苦雨，我在凌晨凛冽的寒风中来到医院。奶奶家所有的亲戚都在场。我知道爸爸一直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因为是长子几个弟弟妹妹都是由爸爸看护大的，奶奶家落户大连后，爸爸更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当时让我十分迷惑的是有几个便衣也在医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爸爸在住院期间一直有在医院工作的三姨照顾，所以警察怀疑妈妈也在场，那些人都是为了抓妈妈而“蹲坑”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妻子儿女，是否有父母兄弟，是否还有人类的良知存在？如果有，他们是以什么心情看着这个大家族在承受中痛苦的？为什么他们此时依然可以不顾道德良知，继续伤害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我们？更可怕的是后来我得知，爸爸是在失踪３天后被发现昏迷在家中的。在亲人们报案后警察竟然问的是我妈妈在哪，而且在勘察完现场后，至今仍然没有给家属任何解释。那时我每天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因为无论我怎样呼喊，爸爸始终没有再睁开双眼。没有人知道他在这３天中经历过什么，遇到过哪些人，受到过怎样的对待。那个曾经对我万般呵护，无论如何都会保护我、爱我的人，如今只静静的躺在床上，任我泪如雨下。在停尸房我大哭大叫，因为我不相信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而他明明面貌如初，明明在我踏上火车的时候对我微笑挥手，明明在２个月前还到异地看望我，宠爱地看着我狼吞虎咽。亲人们发现爸爸的颅骨正中有一个约5X5厘米大小的黑色血痕印记。而且在出事之前，爸爸曾经和警察发生过冲突。西岗区的警察吴英男不断骚扰爸爸，辱骂妈妈，索要财物。爸爸不能忍受恶人对妈妈的侮辱，所以爸爸打了吴英男一耳光。吴英男威胁爸爸说：“你等着！”不久之后爸爸就出事了。在爸爸由于煤气中毒3天住院后，医生说，爸爸实际中毒时间不超过十几个小时。爸爸的死亡疑点重重。叔叔们不相信向来很有责任感的爸爸会连只字片语都没留下来就狠心撒手。他们到警察局要求警察查案。警察却告诉叔叔们：要想查案，妈妈必须先到警察局报到。叔叔们告诉我说：“咱们家已经赔进去一个人了，绝对不能再搭进去一个！”无奈案子就此扔下。随后灾难接踵而来，妈妈因为失去爸爸而精神恍惚，没有识破恶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再次被抓。回到学校后我拒绝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在同学们的安慰中若无其事。我总是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等我放假回家后，爸爸和妈妈一定会一起来接我，然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逛街、包饺子，一起庆祝新年。但是无论现实多么残酷，我始终要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家空旷而寒冷，我只能一次又一次躲在被窝里哭泣。和我一样不能接受这样的伤害的还有奶奶一家，因为爸爸的去世，奶奶瘫痪在床，爷爷不久也撒手人寰，一个本来和睦幸福的二十口之家瞬间倾塌，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对家庭都有益的好人，天理何在！
随后，因为妈妈被关进沈阳大北女子监狱，我开始了与妈妈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的生活。在第一次与妈妈相聚时，我痛苦的发现妈妈变了，那个以前总是留着长卷发，穿着旗袍，用高跟鞋敲下一串优雅音符的妈妈消瘦了。头发被剪成乱七八糟的齐耳短发，穿着破旧的囚服，身上竟然还有被打的淤青。我无法想象一个无辜的柔弱女子，在承受丧夫之痛的同时还要跟那些杀人放火的囚犯一样失去自由并与她们相处，更为凄惨的是还要忍受非人的打骂。每个人生而有父母、有子女，当亲人受伤害时的那种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在那个虽有日光但却刺骨冰冷的午后，我站在大北监狱门口回首凝望着妈妈的心情每个有血有肉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能明白，那种心情我将一生不会忘记：我曾无能为力的站在门外，眼睁睁地看着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最亲近的母亲一步一步走回那座让她饱受折磨的炼狱中去的心情。这种心情我相信没人愿意体会，但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承受。
2004年元旦，我和才摆脱监狱迫害不久的妈妈刚回到家，就发现家门被砸，家里虽然被破坏的面目全非，却一件东西未丢。据邻居讲，是有人半夜砸门进去的，吓得他们不敢开门，不知来了多少悍匪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偷东西。报案后，来的却是户籍警察，什么不说只问妈妈去哪了。妈妈只好再次流离失所。直到2007年我要毕业了，妈妈才决定租一处房子，因为妈妈不想我受苦。没想到2007年８月14日下午，我和妈妈去家乐福超市购物时，刚下车即被劫持到秀月派出所，家被非法搜查，公司配给妈妈的轿车也被非法扣留，至今未还。我被关在２楼，妈妈被关在５楼。由于之前的阴影，我非常害怕他们再次伤害妈妈，反复要求见妈妈一面，确认妈妈没事，却被无理拒绝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竟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理由就乱抓人。随后有两拨人来审问我，让我按照他们的问法和要求把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嫁祸在妈妈身上，我不同意，他们便往我身上泼水、扇我耳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向被称颂为保护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警察，现在却要我伤害、诬陷我的妈妈－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善良、无私的母亲！如果说在爸爸，一个有着近30年党龄的党员去世后，我开始推翻我为之确信20年的中国共产党灌输给我的人生价值观。那么现在我终于看到了真相，就像其中一个警察说的：“我们（警察）就是共产党的暴力机器！”一个把人教育培养成机器的强权的出现是对人类彻头彻尾的讽刺与伤害，是对人类尊严的诋毁和诬蔑。一个自称为机器的警察更是将良知与自尊一同抛弃，变成麻木不仁，善恶不分的悲剧。因此，虽然身陷囹圄，虽然又冷又疼，我却突然不再痛恨他们，因为我明白这是中共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的悲剧。法轮功能使人们身心健康，带给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都是幸福和美好。当相信“真善忍”并以此为人生信仰的大法弟子被残暴迫害，遵循“假恶暴”并以此无恶不作的恶人大行其道，这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意味着灾难，包括这些警察。人世间的一切皆有善恶因果、报应伦理，我们不知几世轮回几辈因果才能这样面对面的坐着。我虽不擅言辞，但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善意。所以，我尽可能的微笑，在这一刻，我似乎感受到妈妈正和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被分开过，我只要一转身就能握住她的双手。
现在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被迫与妈妈分开的大法弟子子女一样，每天都在思念自己的母亲，担心她们的安全、冷暖、饥饱。虽然备受煎熬，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间的正义会被匡复，真相一定会大白，善良终将回归人间，而我们此时此刻的付出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什么，而是希望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有一天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个大连女孩讲述的真实故事





引言：一个大连优秀的女企业家，大连康来国际货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春彦，因为找到了人生的信仰——“真善忍”，在健康的低谷中重获了新生，在家庭的纷扰中回归了和谐；而后来事业发达、家庭幸福的她，却为了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受迫害，至今仍然在非法关押中，她的家人也因此饱受痛苦。下面是她的女儿平平讲述的亲身经历。或许您可以通过王彦春的一家的真实处境，了解到这场迫害给一个平凡家庭、给更多的人、以至给整个社会到底带来了什么？





王春彦女儿给社会各界的求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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